
滨海市迎宾馆

走自己的路，任

美丽的南方省滨海市，是中国改革开放、经济建设的伟大成

果，她像是一颗闪着熠熠光彩的明珠，镶嵌在中国东南沿海。

然而，此时的滨海，天边正布满浓厚沉重的乌云，海风席卷着巨大

的波涛拍打着堤岸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！突然，眩目的“闪电”像一把利

剑，锐利地撕开了天边的黑幕。随后，霹雳炸响，“隆隆”的雷声在云层

中翻滚，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激荡着滨海的大地原野⋯⋯

号别墅。

言

滨海市常务副市长胡松正对着镜子预演自己的讲话：“只有发

展才是滨海的出路。滨海不应该是个穷地方，滨海应该成为东方

的夏威夷。发展是有代价的，发展的代价就是各种社会病的泛滥，

这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天不会塌下来的。改革就不怕有人议论，我们

共产党人死都不怕，还怕有人议论吗？我们这一批干部的成败是

非留给历史去评说吧。马克思把但丁的话当做座右铭，我是个马

克思主义者，我也把这句话当做我的人生

凭别人说去吧！这才是一个⋯⋯”

了一句：“进来。”敲门声打断了胡松的预演，他愣了一下，嘟

秘书小心地推门进屋。

秘书：“胡市长，来宾都到齐了，您看⋯⋯”

胡松：“开始吧。”

秘书递上西服。



通向宴会厅通道的红地毯上，胡松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来。

迎宾小姐、工作人员谦恭地向胡松致意。

高速公路上。

一辆三菱吉普和一辆桑塔纳轿车正在飞速行驶着。
”

三菱吉普内，南方省纪委副书记明健催促着司机：“再开快点

一旁的省纪委第二检查室副主任董汇学神色严肃，不停地看

着表。

明健的手机响了起来。电话中传来滨海市市委书记卢梦达的

声音：“明健，到什么位置了？”

滨海界了。”明健：“卢书记，快进

卢梦达：“我已经交待刘秘书长，你们就住在市委迎宾馆，晚上

我来宾馆看看你们，一起吃个便饭。”

明健：“老卢，不用客气，抽空我去你家看看你和老吴⋯⋯”

号别墅楼。

连串响雷，他

胡松推门进屋，他脱下衣服拉开领带走到窗前，窗外一道闪电，紧

叹一句：“风声，雨声，雷声，声声入耳啊。”接着

胡松的话音刚落，一个盘着整齐发髻，穿着得体，举止优雅的

年轻女人也来到窗前。她就是德远集团的投资顾问欧阳玉蓉。欧

阳玉蓉也盯着窗外说：“天不刮风，天不下雨，那是歌里唱的。人生

在世，谁都会风雨兼程。我说得对吗，胡副市长？”

”

胡松惊愕地看着：“欧阳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欧阳玉蓉：“董事长让我在这儿等您

胡松的脸色更加阴郁，他望着窗外，凄然一笑，说：“你说得对。

自从认识了你们，从来都是你们说得对。我是一错再错，一直错到

现在。”

欧阳玉蓉不卑不亢地说：“胡副市长，刚才您在怨天，现在又开

始尤人了。可怨天尤人解决不了问题，还要面对现实。风也好，雨



文件。

也好，总有过去的时候，对吗？”

”

胡松突然面对欧阳玉蓉吼出一声：“对！对！对！我从来没有

说过你，说过你们不对

窗外又是一道闪电，照亮了胡松的脸庞。

欧阳玉蓉面对胡松的怒吼先是一愣，接着转为平静地一笑，

说：“胡副市长，既然我说得对，那么，您还得在这些文件上签个字。

这些文件我们已经重新修改过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您大笔一落，

也许就会逢凶化吉，云开雾散。”

胡松接过欧阳玉蓉递上的一

欧阳玉蓉递过笔：“胡副市长，请您相信我们，相信董事长的力量。”

胡松在犹豫中接过笔，手有一些颤抖。

雷声一阵紧似一阵。在密集的雷声中，胡松颤抖着手在一

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欧阳玉蓉神态复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文件，她欧阳玉蓉从胡松手里刚刚接过那重新签署好的一

的手机响了。

欧阳玉蓉掏出包里的手机，向胡松示意，开始接听。

她面对手机“嗯嗯”着，脸上的表情有微微变化。她稍稍侧了

一下身：“已经办好了⋯⋯我知道了。”说着，故意转身面对胡松，对

着手机说：“我现在正跟胡副市长在一起呢，胡副市长很好，刚刚给

我们签署了所有的文件。好好，我一定转达您的问候。”

欧阳玉蓉收起手机：“胡副市长，我们老板问候您，让我向您表

示感谢。”

胡松大口吞吐着烟雾，没有回答。

欧阳玉蓉笑笑说：“既然胡副市长心情不好，我先不打扰了。

老板还说，万一遇到什么事情，请您一定记住，有火焰山，就有铁扇

公主。”
”

欧阳玉蓉说完，转身要走，胡松在背后喊住她：“等等

欧阳玉蓉站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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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胡松却一时无语。

欧阳玉蓉：“胡副市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胡松缓缓站起来说：“欧阳，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处境，树欲静

而风不止。自从南江市的事情暴露之后，我每天都在心惊肉跳地

生活。我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，可我不知道事情会发生到什么程

度。白天卢虎告诉我要我小心，晚上你又赶来让我重新签署过去

的一切文件，你们一定知道了什么，对，你一定知道了什么才来找

我。请你告诉我，他们都知道我什么了，他们要对我怎样，他们究

竟会什么时候来找我？”

欧阳玉蓉看到胡松惊恐的样子，故作镇静地说：“胡副市长，南

江的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只是为你担心，怕你牵连进去。至于发生

了什么，你想想，你一个堂堂副市长都不知道，我们又能知道什么？

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商人，你们的政治和我们的贸易是两回事。”

胡松听到这里，踉跄上前，拉住欧阳玉蓉的手说：“不，你一定

知道什么了。求求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，他们要对我怎样？”

欧阳玉蓉轻轻推开胡松的手说：“胡副市长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

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即使是发生了什么，你是当事人，你应该比我

们更清楚。再说，从政多年，政策和策略你也会比我们更精通，我

告辞了。”

欧阳玉蓉转身走开的时候，胡松在她的背后扑通一下跪倒在

地：“欧阳

欧阳玉蓉回头看着跪倒在地的胡松。

”

胡松：“欧阳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我们的交往不是一天两

天了，就是个冰块，你们也好，我也好，我们已经牢牢地冻结在一起

了，如果我真有什么事情，你们不仅仅要告诉我，还要和我一起度

难关才是

欧阳玉蓉听到这里，冷冷地说一句：“胡副市长，你听着，南江

的事情就是南江的事情，和滨海无关，和我们德远集团更无关。刚

才我们的老板还在电话里让我提醒你，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千



阻

万不要往一起扯，你要是硬把它们扯到一起，你自己不光把门堵死

了，还堵死了你的窗户。”

欧阳玉蓉说完，走向里屋。她带上手套拉开通向另一间屋的

门，又用钥匙打开里面的门。她回头对胡松说：“你起来吧。如果

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首先要想到自救，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我送你一句话，上帝不救不自救之人

锁上门。

胡松看着这一切惊呆了：“天啊

”跪倒在地的胡松颓然地坐在了地板上。

夜幕下的高速公路滨海出口，一辆警车闪烁着警灯停在那里。

瓢泼大雨中，明健走下车来，与刚刚走下警车的市纪委书记彭

方握手：“胡松同志现在在什么位置？”

彭方：“接到您的电话后，我们立即报告了市委卢梦达书记，考

虑到胡松同志要主持一个涉外招待会，临时换人会产生一些不良

影响，所以我们立刻派人对胡松进行监控。宴会完后，胡市长说要

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回市政府。”
”

明健：“我们马上去迎宾馆，请安排一下三号楼备用

别墅房间里。

胡松痛苦地在纸上写着。

他写了两行，犹豫地放下笔。

他的手机响了，他吓了一跳，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号码，脸色

变得疑惑起来。

他拿起电话：“顾市长⋯⋯”

迎宾馆大门口。

监控负责人匆匆迎接着几乎浑身湿透的明健一行。

监控负责人汇报道：“没有发现异常情况⋯⋯你们⋯⋯”他看

”欧阳说完，走了出去，重新

他们什么地方都畅通无



，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了一眼明健，“卢书记已经在三号楼等你们。”

明健对董汇学说：“你们马上找他谈话，我在三号楼等你们

别墅房间内。

胡松将写了两行字的纸撕下。

他点燃火机，将纸烧成灰烬。

宾馆走廊。

董汇学一行匆匆走着。

胡松举起一枝黑洞洞的手枪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他将枪口对

准太阳穴，额角渗出点点汗水。

他的手颤抖着扣动着扳机⋯⋯

一声枪响。

手枪跌落在地上。胡松仰面向后倒下。

董汇学等人破门而

夜雨中的三号楼，闻讯后明健大为震惊。

调查组办公室。

胡松自杀现场的各种照片投射在屏幕上。

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米佳正在介绍情况：“在现场我们发现了

一小堆纸灰，经过检验，这是他临死前不久才烧掉的，而且从纸灰

的质量测定，应该是宾馆的信笺⋯⋯”

明健紧盯着她。

米佳：“他用的是圆珠笔，在信笺的下一页纸面上留下了一点

印痕。”

她递过余下的信笺白纸：“我们刚刚进行了技术处理，复原出

这样几句话。”

明健听着。

米佳：“桂芳，事发突然，我只好背上了一切，你与家人理应得



太突然了！明健，你先谈谈吧。我们市

到平安与回报，你可持此条去找⋯⋯”

米佳：“写到这里，他犹豫了，线索也断了⋯⋯”

米佳接着宣读法医的技术鉴定，认定胡松的死系自杀。

米佳又说：“另据我们现场勘查，死者房间里除了香烟味，还有

一股浓郁的女人的香水味，可以肯定在胡松自杀前不久，有个女人

到过他的房间。”

明健敏感地：“女人？”

卢梦达：“太突然了

委、市纪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搞清楚事实真相的，不管牵连到什么

人都要一查到底。我想强调一点，我们各部门要严格地控制范围，

注意不要因胡松的问题影响滨海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。”

明健：“胡松的死暴露出更大的问题，第一他怎么知道我们要

来？自然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。这说明幕后有更大的隐情。胡松

用死维护着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正是解开滨海问题盖子的线索。

胡松的死不仅掐断了这个线索，还直接给我们形成了压力，怎么向

滨海市人民解释？”

大家赞同地点头，但又一时无话可说。

德远集团董事长段德辉的办公室。

欧阳玉蓉一边为段德辉滴眼药水，一边说：“当时，他往地下一

跪，我就知道，胡松的日子长不了了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他自己送给

自己的末日来得这么快。”

段德辉回过头，轻轻叹出一口气说：“真应验了那句老话，人在

江湖，身不由己啊！他这一枪，倒是省去了我很多麻烦。既然胡松

采取了这样的办法，他算还留下了一把义气，他有他的义气，我们

就得有我们的情分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等风声过去，我们还得把他

的老婆孩子安置安置。你说对吧？”他说着，睁大眼睛看着欧阳玉

蓉：“我的眼睛还红吗？”

欧阳玉蓉看看他的眼睛说：“不红了。”接着，她又微微一笑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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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他伸手示意欧阳玉蓉坐下。

“辉哥总是情海恨天，恨起来会斩草除根，可怜悯心一上来，又到处

播撒阳光雨露。”

段德辉听到这里，淡然一笑，坐下来，说一句：“男人嘛，有时候

也挺没出息的

欧阳玉蓉没有坐下，而是在段德辉桌子对面，双手撑着桌面

说：“男人跟男人可大不一样。说实话，看到胡松突然在我面前跪

下，我当时心里有那样一种感觉。”

”

段德辉好奇地：“什么感觉？”

欧阳玉蓉：“鄙视！厌恶

段德辉看着欧阳玉蓉不说话。

欧阳玉蓉：“一个男人，一个这么大城市的副市长，敢做不敢

当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，给点乌云就完蛋，太可怜了。谁会想到平时

从来不拿正眼看人的副市长，会在我一个女人面前跪下？他一跪，

我就感到好好的一堵墙突然塌了，尘土飞扬，一片废墟。”

段德辉听到这里说：“这样的男人我早知道。虚张声势，外强

中 ，用句俗话说，驴屎蛋子外面光，官场上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

他要是没有软肋，我们怎么利用他？要是照你说的，他要是一堵墙

站在那儿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挡了我的路。真是一堵墙的话，他自

己不倒，我也得拆了他

欧阳玉蓉听到这里，坐下来说：“所以我佩服辉哥这样的男人，

有情有义，还有把骨头。”

段德辉：“小玉，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妹妹看，作为大哥，我

还得教会你怎么看一个男人。男人最重要的不是有骨头有肉，要

有脑子，要心比天大。”

欧阳玉蓉点点头。

段德辉点燃一枝烟说：“胡松死了，可我总觉得事情并不会这

样结束。”

欧阳玉蓉：“你我都清楚，那个明健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。”

段德辉：“他要是善罢甘休，胡松也不会给自己一枪。胡松是

”



什么人？一分钱看得比月亮还大，何况是自己的一条命
”

”

欧阳玉蓉：“是，刚才市政府周秘书透露了一个秘密信息，他

说有人盯上了强力厂

段德辉一惊：“谁？”
”

欧阳玉蓉：“一个女人，肖静宜

段德辉：“肖静宜？就是前几年，市经委那个没有提拔起来的

那个副主任？”

欧阳玉蓉：“是她。虽然没提起来，可她威信很高，呼声也不低。”

段德辉：“她是为什么呀？”

欧阳玉蓉：“具体情况不知道，可我听说，这个女人和省纪委那

个明健关系不一般，是情人是恋人不清楚，可男女之间的事情你可

以想像。”

段德辉心烦地站起来，走几步说：“早不出来，晚不出来，偏偏

胡松出事了，又蹦出这么个女人。蹦出来不要紧，还和这个明健连

在一起。我一直担心明健会在胡松问题上纠缠不休，这个女人一

出来，明健可就有抓手了。世上的事往往是祸不单行，屋漏偏逢连

夜雨啊⋯⋯”

欧阳玉蓉也站起来：“辉哥，我相信你，你是有脑子的男人。”

段德辉摇摇头：“光有脑子也不行啊！打虎用枪，打狼用棒，打

蛇要用胆量。”

欧阳玉蓉：“辉哥的意思是⋯⋯”

段德辉：“我相信我的判断，胡松的事情不会到此为止。那个

肖静宜告也好不告也好，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，搅乱他们的视线。

你想想，怎么才能搅乱他们？”

欧阳玉蓉试探地问：“你不会说⋯⋯”她做了个决绝的手势。

段德辉摆手：“我还没有鲁莽到那个地步！和官员打交道，不

到万不得已，不能出此下策。”

欧阳玉蓉：“那上策呢？”

段德辉：“小玉，我问你，在滨海市，谁是天？”



”

欧阳玉蓉困惑地：“天？辉哥，你在说自己吗？”

段德辉：“我不是天！卢梦达是天，因为他是滨海的老大，是这

里的‘土皇上’

欧阳玉蓉不明白段德辉要说什么。

段德辉：“让他当一堵墙吧，当我们的墙，去挡住明健。”

欧阳玉蓉若有所悟地点点头。

段德辉笑了：“你可能还不明白，慢慢你就会明白了。男人嘛，

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天，一定要知道谁是你头上的天爷爷，然

后⋯⋯”

欧阳玉蓉：“然后是什么？”

段德辉：“然后你才能去做比天更大的事，把天爷爷一块儿装

起来

中共滨海市委员会办公大楼，市委书记卢梦达简朴实用的办

公室。

彭方拿出几封信：“最近两天我们收到了几十封举报顾永峰市

长的信，我选了几封有代表性的，您要不要看看？”

卢梦达：“每逢到了干部提拔、换届选举，揭发信举报信就满天

飞。老彭，你先看看有没有价值，提出个意见⋯⋯跟胡松的案子有

关系吗？”

彭方：“有的有关系，有的没关系。”

彭方还想说什么，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卢梦达拿起话筒来：

“喂，喂⋯⋯”

话筒中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市委卢书记吗，我想向您汇报一个

情况⋯⋯”

卢梦达有些不耐地：“你是谁？我现在很忙，有什么事，你先和

我秘书联系吧⋯⋯”

他想放下电话，话筒里的男声却抢着说：“卢书记我有非常重

要的情况向你汇报⋯⋯”

”



”边说边径直

卢梦达捂住话筒，与彭方互视，说：“先这样吧。”

彭方起身离开。

”

卢梦达拿起听筒，话筒里：“卢书记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有人向

顾市长反映了强力厂和卢虎的问题

卢梦达一怔：“嗯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话筒声：“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。”

卢梦达冷冷一笑：“哼，这些就不用你来打什么小报告了，你到

底是谁，想要干什么？”

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
下班后，卢梦达铁青着脸走进自己家门。

老伴迎上去，卢梦达劈头就问：“卢虎呢？”

老伴不知出了什么事：“洗澡呢！怎么了？”

卢梦达气哼哼地说：“你要他马上到我书房里来

走向自己的书房。

‘你找我？有什么事，卢虎出现在书房门口。大大咧咧地说：

你说吧。”

卢梦达看着他那样子，一时竟不知怎么说好。他沉默了一会

儿，说：“卢虎，你现在跟我说话都不喊我一声爸了，是吧？”

卢虎：“你首先是市委书记，然后才是我爸。我不知道你现在

板着脸是以市委书记的身份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和我谈话。”

卢梦达：“双重身份都有。你坐下。”

”

卢虎站着：“不用，你已经习惯了别人站着听你训话。”

卢梦达严厉地：“坐下

卢虎不情愿地坐了下来。

卢梦达：“实话告诉我，你瞒着我都在外面做了些什么？”

卢虎：“没什么，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卢梦达：“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？”

卢虎想了想说：“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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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卢梦达：“好，我问你，除了你应该做的，那么，你又做了什么不

应该做的事？”

卢虎：“没有什么不应该，凡是我做的都是应该的。”

卢梦达：“那么，你跟强力厂做的事情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？”

卢虎不屑地：“强力厂？”他冷冷一笑说：“强力厂的事，市纪委

已经调查过，早已作了结论。”

卢梦达：“恐怕你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市纪委调查的那些吧？我

担心你还有更大的问题在瞒着我，瞒着组织。”

卢虎听到这里一愣，又说：“爸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卢梦达长叹一口气说：“你毕竟喊我一声爸，我也不想瞒你。

我今天接到一个匿名电话，把你和强力厂的事说得耸人听闻。我

并不是完全被这个电话所迷惑，可风声千里，必始于青萍之末。这

事牵扯到你，我不得不担心。所以，我让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。”

卢虎听到这里，站起来，说：“你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你自己？”

卢梦达：“你是我儿子，你和我有什么区别？”

卢虎：“区别就在于你询问这些的目的是什么！关起门来说

话，你问我这些一不是为了大公无私，二不是为了拯救我，你真正

担心的，是你的官位和前程
”

卢梦达气得一拍桌子：“你

段德辉寓所马场，段德辉正骑马狂奔。

欧阳玉蓉开车过来停下。她下车静静地看着狂奔的段德辉。

段德辉勒马停住，他回过头：“是不是卢虎来了？”

欧阳玉蓉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段德辉：“不信你等着看，卢虎马上就到，而且气势汹汹。”

段德辉办公室。

卢虎气冲冲说：“辉哥，把电话直接打到我父亲那里，这既违背

我们的约定，也不是你一贯的风格，不至于吧？”



可再好的角也得有戏文，有锣鼓家什，

段德辉：“阿虎，别生气，我既然做出违背我们约定又违背自己

风格的事情，一定是发生了比这些更大的事。情况是这样，据我所

知，胡松虽然死了，可明健并没有结束他的滨海行动，他眼睛盯着

滨海，心里念叨着滨海，胳膊腿都在滨海活动。此时此刻，又蹦出

那个叫肖静宜的女人，这个女人现在正到处做强力厂的文章，这文

章要是和明健的文章做到一起了，你想想，后果会是什么？”

卢虎不由得浑身一颤，他竭力镇定着自己：“真有那么严重？”

段德辉：“胡松死了，明健在滨海的目的显然不再是为了追究

胡松。一棵大树拦腰斩断没什么可怕，可怕的是刨根问底，连根拔

起。要是根都被拔出，你和我在劫难逃就不必说了，你父亲呢？我

看了很多书，书上告诉我，人上人和阶下囚其实只有一步之遥。说

你是书记你就是书记，说你是垃圾你就是垃圾，这个道理我不多说

你也会明白。别看你和你父亲表面上如何，事到临头，他不会不

急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亲生父亲，你身上流着他的血。”

卢虎听完这些，有些惊慌地说：“辉哥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”

段德辉笑笑说：“所以我违背常规，给你父亲打了电话。要想

对付明健，你我都不行。惟一能行的，就是你家老爷子了。因为他

不光是你老爷子，他还是滨海市的市委书记

段德辉说完拿出一 材料：“好比唱戏，现在你家老爷子是角，

，我们都给老人家准备好
”

了，只等老爷子登场亮相

卢虎翻弄起那些材料。

清晨，滨海市某公园里，锣鼓和胡琴声响起，一曲悠长的西皮

流水从一个老者口中唱出。

公园一个角落里，一群人在绿荫丛中唱起了京戏。

远远地，走来了市委书记卢梦达和他的老伴。两人在清晨的

清新空气里款款散步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唱京戏的人群前。

卢梦达站住， 神地听起来。



”

老伴说：“难得你有这份闲心听人家唱戏。”

卢梦达看了一会儿，听了一会儿，叹口气，说：“这人哪，活一辈

子，跟唱戏一样，看起来听起来，热热闹闹，可大幕一拉上，还得落

一个曲终人散。”

老伴：“老卢，这几天你看上去像有什么心事。”

卢梦达没有回答。

老伴：“是不是因为滨海出了胡松的事情，你心里难受？”

卢梦达转过身来，朝前走几步，说：“我的心事还不就是家事

国事。”

老伴说：“家里能有什么事让你操心？孩子小的时候没见你管

过家，孩子都大了，家里还能有什么事让你放心不下？”

卢梦达：“要是孩子永远也长不大就好了。真是，养子不教父

之过啊。”走几步他叹口气，又说一句：“子过还须父来还哪

老伴听到这里，似乎察觉到什么，问：“是卢虎给你惹事了？”

卢梦达：“你别问了。走吧，回去吃早饭，吃完早饭我还要去省委。”

卢梦达说完，径自向前走去。老伴困惑地看着他的背影。身

后的京戏正唱得酣畅淋漓。

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在中共南方省委员会大楼门前停下。卢梦

达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，走进了大楼。

省委会议室内。

”

省委书记安楠看看身旁的陈克清，笑道：“克清同志，老省长住

院，把你这个常务副省长给累坏了，这里不准吸烟是我定的规矩，

今天就对你破个例吧

陈克清笑笑说：“我可不能破坏安楠书记的规矩，我尽量克服

克服。”

安楠面对众人说：“卢梦达同志专程从滨海赶来，提供了一个

重要情况，趁陈克清副书记和纪委龙雨亭书记都在，我们召集省

委、省府的有关同志开一个紧急会议，大家一起听听梦达同志的汇



卢梦达：

报，作个决断。”他转而对卢梦达说：“还是让梦达同志抓紧谈吧。”

卢梦达：“南江的重大走私案牵扯到我们滨海市的副市长胡

松，我很痛心。作为滨海市领导班子的班长我负有领导责任，我的

检讨会专门呈报省委。胡松的问题敲响了滨海的警钟，也敲响了

我的警钟，看来，光是一门心思搞建设，一门心思抓经济是当不好

这个班长的，思想上稍一麻痹，就可能铸成大错，胡松现成的例子

在这儿摆着，教训不能说不深刻。正因为这样，我这次专程来向省

委汇报，是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检举材料，检举胡松在滨海

可能还有后台。这份材料言之凿凿，有根有据，我不敢怠慢，所以

紧急来到省委汇报。”

陈克清一怔，紧盯着他：“谁？”
”

卢梦达毫不犹豫地：“市长顾永峰

在座的众人闻言大惊。

南方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楼梯上。

陈克清与卢梦达边走边交谈。

陈克清：“顾永峰今年多大？”

岁。”

陈克清：“他担任市长职务大概有⋯⋯”

卢梦达：“五年时间。”

陈克清：“顾永峰我还比较了解，有个性，脾气也不小，但是个

人才啊，也是一个实干家⋯⋯”

卢梦达急忙道：“在我看来，顾永峰是个好同志，这些年我们配

合得总体来说是好的。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并不是没有思想斗

争，毕竟在一条船上，属于同船共渡的同事嘛。可这种事情如果我

隐瞒不报，我一是怕负不起这个责任，二是怕省委和你这个老上级

打我的板子。”

说着，两人走进了陈克清的办公室。

陈克清点点头，说：“这样的事情当然应该报告省委，这是大是



了

大非的问题嘛！如果真有什么事情你隐瞒下来，那省里对你可不

仅仅是打板子的问题啦。滨海市出了一个胡松，我就担心滨海的

工作受影响，但愿顾永峰不要再有什么事了。”他伸手又要拿烟。

卢梦达拦住他，诚恳地：“克清书记，能少抽还是少抽点，身体

要紧，您现在的担子重啊。”

陈克清自嘲地一笑：“我这人，除了工作，也就剩这点嗜好了。”

卢梦达笑笑：“说起工作，上上下下对您可都是有口皆碑啊。

论资历论水平，省里能接替老省长的，非您莫属，前两天我专门到

医院看望老省长，他还特别提到您呢

陈克清急忙制止他：“这些影响团结的话，以后千万不要再说

”他感叹地：“我现在只是想如何扎扎实实地做点实事，别的，我

”

从来不去考虑。梦达，我也提醒你一句，不管下一步省委的班子如

何调整，对你来说，干出点实事是最根本的。既然滨海出了问题，

案子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但有一条你们必须明确，不管怎么查案，

一切都要以稳定和发展经济为大局

”

卢梦达恭敬地望着他：“我明白，希望省纪委的明健同志也能

明白这个道理
”

陈克清自信地：“明健那里，我会和他好好谈谈的

晚上，中共南方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龙雨亭办公室。

龙雨亭：“刚才安楠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，其中

一个决议是由你负责，尽快调查清楚滨海市长顾永峰的问题。”

明健：“顾永峰？莫非胡松的背后真的是顾永峰？”

龙雨亭关注地：“怎么？你有预感？”

明健：“我刚刚接到公安厅的报告，现已查实，胡松自杀前手机

收到的最后一个电话竟然就是顾永峰打的⋯⋯”

龙雨亭沉思片刻说：“你以为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”

明健：“必然联系不敢说，可胡松的事情并不会因为胡松自杀

而结束，这肯定是必然的。胡松出事以后，我专门到他家里去看了

”



短暂的沉默。

”

看，胡松的妻子几乎没说话，惟独说的一句话是：胡松被人害了。

当时，更加深了我的感觉，看来这案子很棘手啊

龙雨亭：“是啊，前几天，纪委和省检察院同时收到了来自滨

海的举报材料，内容相同，都是反映强力厂的事，对追查胡松的背

后问题可能至关重要，事关重大，经与省检方面研究，我们已委派

省检的赵正刚同志参加调查组的工作！你看看这些材料，举报人

署的是真名实姓，你应该对这个人的情况是熟悉的。”

”

明健：“我认识？”他眉头皱起：“是谁？”

龙雨亭：“肖静宜

明健惊愕地：“肖静宜？”

次日，越野车奔驰在省城到滨海市的路上。

车上，明健：“正刚同志，你对这些举报信怎么看？”

赵正刚：“肖静宜这次的检举材料，等于在滨海的天上捅了一

个大窟窿。”

起眉头：“这么严重明健

了南江市的走私犯罪赵正刚：“滨海市副市长胡松不仅仅卷

活动，而且在滨海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。肖静宜的材料反映，滨

海市的强力厂在引进化工生产线上存在问题，而且怀疑胡松利用

了强力厂的进出口条件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。这不可怕，因为胡

松已经畏罪自杀，可怕的是，参与这项活动的不仅仅是胡松一个

人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伙人你猜是谁？”

明健：“谁？”

赵正刚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滨海市市委书记的儿子。”

明健脱口而出：“卢虎？”
”

赵正刚：“就是他

车里顿时陷

赵正刚：“如果胡松的后台是顾永峰，问题的难度可能不会很

大，如果是卢虎，问题就复杂和严重多了。咱们滨海市的卢书记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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